
当年区里组织渡江，从江南武昌的码
头下水，到江北汉口的码头起坡。只要渡
过江去，便授予“渡江勇士”的称号，并获一
枚纪念奖牌。自古长江天堑，不藉舟楫，赤
手空拳划过去，非勇士者何？

我以自小就会水的豪勇报名参赛。
那天码头上看渡江的人山人海。我们

运动员则在下面的凉棚享用入水前的美
餐。渡江体力消耗大，组委会给每人派发
5 个煮鸡蛋。那时候，根本不怕什么胆固
醇，几乎人人都是“菜肚子”。半个月难得
与荤腥见面，鸡蛋等同于鱼肉，自然也是馔
中稀客，不是常吃的。这一顿吞下 5 蛋，不
啻豪宴。我们个个笑逐颜开，大嚼大啖，满
嘴黄白。有人吃得噎住，噎出眼泪，不好意
思笑笑，再吃，一个都不剩。鸡蛋将为我们
增添无穷的力量。

每人还发一条泳裤，红布，三角形的，
一侧开口，缀有 3 粒扣子。穿时先套进一
条腿，然后将另一侧的扣子扣好，就是完整
的裤子了。穿这种泳裤可以不脱外裤，无
须去更衣室，就在人前穿脱也无碍——如
今已绝难见到。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齐刷刷立在码头
待令。

一声长哨，指挥者令旗一挥，数百健儿
飞身入水。顿时江里急水乱翻，浪里白条，
追波逐流，然后渐渐散开，次第远去。十几
艘划子随后，救生员摇着桨，是为渡江的安
全保障。

江流滚滚。我不疾不徐划着水，渡江
是远征，要合理分配体力。江风不大，浪花
伸出小巴掌，轻抚我的脸。仰望高天，天蓝
蓝，飘着白云，像一片片白帆。我的心情，
比天气还好，“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
舒。”

一艘江轮鸣笛而过，激起涌浪，一浪
接一浪，汹涌而至。我们开始“抢浪”，“人
在潮头立”，身子随波涛起伏，一会蹿上波
峰，一会滑入谷底，犹如水中过山车，好玩
又刺激。

须臾，浪静江平。我不时变换泳姿，时
而蛙泳，时而侧游，累了索性仰面朝天躺
下，随水漂浮。优游自得间，忽听摇划子的
救生员高呼，“游在后面的，快快加把劲，上
游有船下来啦！”

我一翻身，果然看见上游一艘巨轮沿
着中心航线破浪而下，水疾船快，抵达我们
这里也就在顷刻之间。前面的梯队已逾江
心，我们落在后面的尚未过去。巨轮显然
也发现了我们，焦急地拉着汽笛。它已停
车，但仍以惯性向我们冲来，距我们一两百
米处，我见船艏像一柄巨斧劈来。我以拿
手的自由泳，匆忙火急地越过江心，同伴也
都争先恐后游了过来。巨轮长啸一声，与
我们擦身而过。洪波涌起，像一堵墙，铺天
盖地压下来。我从波涛里钻出头，呛了几
口水。呛水的滋味不好受，但并不可怕。
水从鼻孔呛入，赶紧含口水，喷出，鼻中的

水就随之而出了。江里的水，腥味重。
越过江心，离对岸就不远了，而渡江真

正的险段也在这里。这里是龙王庙，汉水
的入江口。倘若登高一望，两江交汇，长江
浑浊，发源于秦岭的汉水则水清如碧。一
清一浑，泾渭分明，水流回环，交织如带，蔚
为奇观。这里水势也最复杂，回流、暗涌、
漩涡潜伏水下，无处不在，水患频繁，早年
建龙王庙，即意在镇水。

我一游到这里就感觉异样。水下仿佛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搡拉拽，使我身不
由己。水底翻起的暗涌忽而把我顶出水
面，忽而把我拉入水下，沉沉浮浮中，心生
恐惧。慌乱中我又呛了几口水，这回感觉
呛入嘴里的是汉江之水。这是从秦岭山泉
流出的水，比江水好喝，润在喉咙有几分清
凉爽口——我奇怪自己此时竟有心情品
评。这水仿佛给我增添了气力。我拼力向
岸边挥臂，岸边的堤坝、小树、青草已清晰
可见，但就是游不过去，身子反而被漩涡裹
胁，一圈一圈往外旋。

这时划子上的救生员已是高度紧张，
一边喊话安抚人心，一边把救生圈抛给力
弱者，对拢不了岸的人则喊：向下游蹚一
段，不要抢，慢慢登岸！

我顺流而下蹚到傍岸的一个凹处，江
水在这里忽然变得平缓了，似一泓湖水，
波澜不惊。我知道机会来了，奋身抢进这
片水域，然后手脚并用向岸边扑去。当我
精疲力竭一把攥住岸上的青草时，已累得
站不起身。险吧？是有几分险！其实人一
生中总会遇险的，每历一险，都会增添勇
力和胆气。人就是在与艰险危难的博弈中
成长、成熟起来的。当然，这是我事后的
想法。当时只觉得累，躺在泥水里喘息。
忽然腹中一阵咕噜响，是江水喝多了？或
是胃里空虚、入水前的 5 个鸡蛋早已消耗
殆尽？

码头上搭起彩棚，锣鼓喧天，迎接健儿
渡江成功。主席台上坐着领导，简短的仪
式后，开始颁奖。早先的奖牌不像现今有
绶带可以套在脖子上，而是用别针别在胸
前。领导自然不能把奖牌刺在我们水淋淋
的赤膊之身上，便一一分发到我们手里。
奖牌是铜制的，却也沉甸甸、金光灿灿，镌
有健儿劈波斩浪的图案，下面刻有“渡江勇
士”4 字，荣耀啊！回家，洗了澡，穿上衣，
显摆地别在胸前。走到街上，认得不认得
的人，无不高看一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赢得奖牌。

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随着几次搬
家，可惜奖牌已不知所踪。那条泳裤却还
在，除了边沿有些起毛，布料依然完好，经
纬细密，红色依旧，历经无数风浪。至今，
每年夏天我仍穿它，游泳的爱好至老不
废。我常去一条小河，小河是个天然泳
场。滩平，水清，河面生风，波光粼粼。下
到河里，将身子浇湿，搓摩几把，“哗”一下
赴入水中，快感顿时涌向全身。

爬过岳麓山、去过爱晚亭的人都到过
岳麓山南麓的清枫峡，却不一定知道那里
处于清枫峡的山谷中，只晓得爱晚亭的名
气。当看到满谷古枫紫翠，云烟载目，清溪
汇碧，让人不禁羡慕古人和伟人都选择了
这里。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地理。

我知道清枫峡是读同乡谢冰莹的《一
个女兵的自传》，才知道这个山谷叫清枫
峡。谢冰莹从新化逃婚出来，到长沙与二
哥谢焕文住在清枫峡。她在周南中学读
书，还没毕业，就当兵到武昌，成为中国第
一个女兵及女兵作家。

我第一次来到清枫峡，已经在岳麓山
脚下的湖南师范大学读书了。我们从岳麓
书院左侧的静一斋上来，进入清枫峡。有
一块停车坪，车辆多在此停驻，步行前往爱
晚亭。与爱晚亭中间隔有连叠的三口水
塘，塘水清澈，塘堤旁有垂柳和枫树，两边
山峡与塘堤之间有条两米左右的石板路，
游人可以自由来往。

清风峡山坡和山谷遍布古枫。每到深
秋，山坡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唯独此处山
谷中土壤肥厚、水分充足，枫树到深秋都是
叶片清清，又有凉风习习，常听沙沙之声，
故名清枫峡。

清枫峡自然景色秀美，峡内林木茂密，
古树参天，溪涧盘绕，流泉星罗棋布，为游
人所钦慕。山谷的风物景色，随着气候和
季节的转换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每时
每刻均不同。清枫峡最吸引人的季节，当
是溽暑之时，这里清风徐至，岳麓山下的学
生师长多来此憩息，深夜均不忍离去。

观看清枫峡的山势，不禁让我想起晚
清小说里的大王山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式。从湘江边往东方红
广场走，稍微有点斜坡却极其开阔，再往里
走，向岳麓书院靠拢。岳麓书院那开阔的
地势在清枫峡停车坪完全收紧，形成两岸
陡峭高耸的山势，峡谷幽深，让人望而生
畏。走到水塘边，阴森森的寒气逼人，让人
不禁胆战心惊，心生凉意。就算没到深秋，
也可以领略到一股肃杀之气，还偶尔飘落

一两片树叶，那嗖嗖的风响，更让人害怕。
跃过 3 口水塘，来到爱晚亭前，有砾石

数颗，乱卧于矮树下，形成起坡的山势。爱
晚亭四周景色宜人，适于闲游。春来桃红
柳绿，曲涧鸣泉；盛夏绿荫蔽日，凉风习习；
寒秋红枫似火，晚霞增辉；隆冬绿树银妆，妩
媚多姿。很多游客来此，多是因为毛泽东
早年曾频频登临爱晚亭，与挚友蔡和森、罗
学赞、张昆弟等相聚，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留下不少佳话。

爱晚亭与安徽滁县醉翁亭、杭州西湖
湖心亭、北京陶然亭并称中国 4大名亭。原
名红叶亭，又名爱枫亭。现在我们见到的
爱晚亭，几经沧桑。清代同治、光绪、宣统
年间相继进行过修复，民国至建国后也曾
多次大修。爱晚亭按照重檐四披攒尖宝顶
建造，丹柱碧瓦，白玉栏杆，彩绘藻井。宣
统三年秋，湖南学监程颂万主持修复，把罗
典撰写的对联刻在亭柱上：山径晚红舒五
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
来。这次修复，石碑有记载。1952 年，湖南
大学重修，李达校长请毛泽东主席题写“爱
晚亭”亭额，现悬挂亭上。1969 年，岳麓山
公园重修，刻毛泽东草书手迹《沁园春·长
沙》于藻井内。

我喜欢夜游岳麓山，夜深人静，从溁湾
镇或赫石坡上山，同游三四人，边走边聊，
路途不停息，直奔山顶。我们沿小径而下，
到爱晚亭歇息。冬日来此听风，风声沙沙，
树叶抖动，亭内无风；夏日来此歇凉，凉风
习习，不见风声，却有风来。我喜欢仰卧长
凳，小睡一会，既可采天地的灵气，醒来之
后，神清气爽，精神百倍。

爱晚亭之左，为清枫溪，即多溪汇聚
处，蓄有一潭，水甚深，有锦鲤数尾，浮游出
没，溪水缓缓流入池塘。沿溪上行，溪分两
途，右为兰涧，左为清枫溪。兰涧多生兰
草，兰花开时清香扑鼻。清枫溪为主流，沿
清枫溪前行，有一小桥，溪水穿桥洞而过，
哗哗作响，甚是激烈，此桥即清枫桥。桥南
有六角毛亭一座，即放鹤亭，亭中刻有宋代
张南轩和清代钱南园两人游岳麓山的《放

鹤》诗，又名二南石刻，解放后曾 5次修复。
清枫溪曾有虾、蟹、鱼等美味，多为市

民青睐。清代成咸森在《岳麓小记》中记
载：“爱晚亭下有小溪，溪上有石桥可容人
坐。今圮，每至枫红橙黄，溪下秋蟹甚肥，
烹食味甚美，人称青枫蟹，游人争购食之。”

沿清枫溪上行，溪又分两道，左为石
濑，右为清枫溪。石濑不在溪口，上溯 45
米，山泉泄流而下，飞泉击石，铮铮有声。
石濑飞泉下有一浅潭，夏日久干无水。旁
有一洞，即 1941 年底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
指挥所，薛岳曾在这里指挥第三次长沙会
战，阻击日军，给日军以摧毁性打击。

沿右行，清枫溪上行四五十米，旁有一
口古井，即长沙人喜欢取水的清风泉。清
风 泉 与 白 鹤 泉 齐 名 ，人 称“ 麓 山 第 二 芳
润”。我爬岳麓山，曾多次来此喝泉水解
渴，水冰凉入骨，微甜回甘。后来寻访岳麓
山名人足迹，才知道这井水就是清风泉。
井栏杆上备有几柄小勺，可以舀水直饮。
清风泉上建有方亭，联曰：难得此清凉境
界，岂忘乎风月山泉。前日，我爬岳麓山，
想到清风泉喝水解渴。井水已枯，井内无
水，打水人站在井里接泉眼流出来的水。
我只好走到旁边的清枫溪，掬起一捧溪水，
冰沁入骨，洗把脸，凉快凉快。

我也曾沿溪上行，林壑青青，随风起
浪，泉涧咚咚，鸣如配环，三五步一景，非景
处也有趣味，走走停停，可以看看风景，也
可以听听泉韵和风鸣。

回到爱晚亭，面朝 3 口水潭，背倚清枫
峡。我想：巍巍清枫峡，溪流甚多，几脉水
流最终在爱晚亭前汇成一溪，流进宁静狭
长的 3 处碧潭，前有储水之功，后有背椅之
用。真是“一径萦回曲，潾潾响涧泉。清音
林下月，幽韵谷中天。微雨青山后，凉飚绿
树前。相将乘逸兴，随意领无弦。”

看看节气，已经立秋，有人开始在枫树
下忙碌和寻觅，他们在采摘和寻找野生枫
果，用来煮绿皮鸭蛋，治疗吹风过多引起头
痛的人。我也捡了几颗枫球，准备回家去
煮鸭蛋祛风。

埃及人爱说话，聊天时充满热情，又不乏
乐天知命的豁达。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
高，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但没有那么多的焦
躁不安，也不那么“叫劲儿”。他们生活得粗
粗拉拉，自由自在，享受着自得其乐的幸福。
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埃及人似乎有一种敏
感的基因，“要钱没商量”。社会上索要小费
盛行，其程度和手法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甚至
在大街上就公开地讨要。

“哈罗”，金字塔下，一名骑着骆驼的少年
主动向你打招呼，做出拍照姿势，等与你的眼
神一对上，他就让你给他拍照。许多游客这
时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他拍照，既为图个高兴，
也是留作纪念。等你拍照完，那个少年转脸
就会向你要钱，旁边还有个自称是他父亲的
人也帮腔让你给钱。正常思维的人一般都不
理解，是你让我拍的，为何还要我付你钱？可
他们的逻辑是:你照了我，我让你高兴了，你

就应该付给我钱。有的游客经不起无休止的
纠缠，给他点钱了事。当然，如果你不管他们
怎样纠缠，也不管尾随你到多远，硬是坚持不
给，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而是很快地把目标
锁定在下一个人身上。

一个衣着打扮考究的埃及“绅士”见几名
女士在金字塔前选择角度拍照。“绅士”便主
动凑上来，热情地“献计献策”，甚至抢过照相
机亲自为女士们拍照。我这个人是有“一定
之规”的，对这种主动热情为你“服务”的人，
一般都“敬而远之”，特别是在旅游景点。但
难得来一次的游客和素有“爱美之心”的女士
们就不同了，她们听从“绅士”建议，摆好姿势
一张一张地照，直到过足了瘾为止。等一切
都结束后，“绅士”立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打着手势（五指并拢揉搓）大声地张嘴要钱。
当遭到拒绝时，“绅士”显得极不愉快，死缠烂
打，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要不是
陪同的埃及人对他发火，并把他的行为告诉
旅游警察，“绅士”恐怕很难离去。警察也是
见怪不怪，简单地说和一下了事。要知道，能
够进入吉萨金字塔群搞营生的，绝非等闲之
辈。此外，在闹市区和市场周边，到处可见在
烈日炎炎下乞讨的老妇人和孩子，有的小孩
甚至扒在启动的汽车上讨要，状况十分危

险。埃及人对此好像习以为常。据说哪怕一
天只讨到 1 埃镑（不足人民币 1 元），就能买
一二十张大饼，足够家人一天的伙食了。

我没有研究过小费的起源，姑且把它视
为西方习俗。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习俗，
但总觉得它似乎应该是对劳动者发自内心的
一种感谢，而不是强制性的、被动的行为。一
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使人产生异样的心
理感受。那些埃及人想方设法地从你那儿得
到钱，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生拉硬拽、强买强
卖，甚至有点不顾脸面。可以说，凡是意味着
为你服务的任何事情都要付小费，不分场合，
不管对象，不论多少，总要“意思意思”。酒店
的接客员、行李员、餐厅的服务员、房间清扫
工、停车管理员、开出租的“的哥”和路面上强
行为你擦洗汽车玻璃的少年，等等。我曾仔
细看过餐费的账单，里面明确写着含税费、服
务费等，但这不能成为拒付小费的理由。在
开罗，掏出去的钱大都是不找赎的，里面就包
含着付出的小费。所以，出门时一定要准备
好专为付小费的零钱。不仅如此，他们还有
着一套自己认可的“埃及人式的逻辑”。

恩姬是酒店中餐厅的女招待。大学本科
毕业，母语和英语之外还会讲中文。恩姬的
月薪为 800 埃镑（约合 100 多美元），每月的

交通费需 300 埃镑，所剩的钱除了自己的开
销外，还要补贴家用。我们天天在餐厅吃饭，
就跟恩姬混熟了。恩姬想提高中文水平，我
们也想学点埃及阿拉伯语，这本是一件“双
赢”的事，但在恩姬的眼里就不同了。她毫不
掩饰地用中文向我们提出，“我可以教你们学
习埃及阿拉伯语，但你们应该给我钱”。我们
说，那我们还教你中文呢。恩姬的回答令我
们意外，她说，“因为你们有钱，所以你们应该
付给我钱；我没有钱，所以给不了你们钱。”真
让人无语！

一次，我们和朋友打车回酒店，事先已与
“的哥”谈好了价格（开罗正规的出租车从来
都是打表不打票）。途中，“的哥”去加气，结
账的时候借口没有零钱了，又向我们索要了
1 个埃镑。1 个埃镑的钱并不多，整个加气费
才 5 个埃镑。但其“能赚点是点”的心态毫无
掩饰，让人心里不舒服。看上去，那个“的哥”
也是个“讲究人”，头发涂抹得铮亮，身上的衬
衣也熨烫过，可竟为了这点小钱“掉了价”。
也许他的确没有零钱，或是担心掏出去的整
钱要不回来。

更令人难以忘却的一次经历，是我在机
场过安检门时，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察迎
面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他嘴里在嘟囔些什

么，但他要钱的手势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我
示意他，我的包已上了 X 光安检机的传送带，
他听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动作——
转过身去按下传送带的电钮，传送带又倒退
回来。等我的包出现后，我从放在包里的钱
夹中取出了 5 个埃镑给了他。本以为可以过
去了，没想到他又让我把包放回传送带重检
一遍，嘴里还嘟囔着：太少了、太少了。世界
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千奇百怪的，习俗也是
五花八门的，只叹我们经历的太少太少，把常
事当作了怪事。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一次，家里电
话出了问题，我们与房东联系后，房东找来一
个电话工和电工检修电话。费了好大劲、折
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检修好。临走时，我按照
习惯分别给他们准备了小费（两张 5 埃镑的
纸币），那个电话工看了看后说了一句话，别
的听不懂，但他提到了房东的名字，我明白
了他的意思。他是说，是房东叫他们来的，
房东会给他们
钱的。说完，
两 个 人 就 走
了。想来，这
也是埃及人的
可爱之处。

清 枫 峡 听 风
□ 巴 陵

埃 及 人 的 小 费 观
□ 鲍显铭

埃 及 人 的 小 费 观
□ 鲍显铭

黄山雨后云海壮观

施广德

摄

在“钱”的问题上，埃

及人似乎有一种敏感的基

因，“要钱没商量”

清枫峡最吸引人的季节，当是溽暑之时，这里清风徐至，岳麓山

下的学生师长多来此憩息，深夜均不忍离去

渡江历险记

□ 苗连贵

自古长江天堑，不藉舟楫，赤手空拳划

过去，非勇士者何


